
1917 年，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八首白话诗被视为中国新诗的起点，不少学者认为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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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 ： 如你所说 ， 翻译对中国新

诗有着巨大的影响 ， 译诗本身就是新

诗创作的一部分 。 那么翻译诗歌本身

存在着怎样的难点？ 在中国新诗史上，
对于同一首诗的不同译本 ， 有没有产

生过一些争论？
熊辉 ： 美 国 诗 人 弗 罗 斯 特 曾 说 ：

“诗是在翻译中流失的东西 ”； 中国现

代诗人如胡适 、 徐志摩 、 闻一多 、 梁

宗岱等， 都阐发过 “译诗难” 的命题。
诗歌翻译的难度即为一种语言艺术和

思维方式很难用另一种语言和思维呈

现出来 ， 同时文化意象和用典也会给

翻译设置障碍。
在现代诗歌翻译史上 ， 同一首诗

出现不同版本的译文屡见不鲜 ， 但原

因却各不相同。 例如 1924 年， 徐志摩

从英国人菲茨杰拉德的英译诗中转译

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《鲁拜集 》 的

第 73 首作品， 之前胡适、 郭沫若均对

此做了较好的翻译 ， 但他认为翻译不

是要拿自己的译品与他人的译品 “比

美”， 而是练习自己的创作。 又比如拜

伦的 《哀希腊 》 先后出现了梁启超的

词体译 、 马君武的七言体译 、 苏曼殊

的五言体译 、 胡适的骚体译 ， 以及查

良铮的新诗体译 ， 这些版本的译诗因

采用不同的诗体形式而各具特色 ， 互

为补充 。 除开不同历史时期译者艺术

主张或时代诗风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的

翻译版本外 ， 也有在同一卷期出现多

种译本的情况 。 华兹华斯的 《她住在

人迹罕至的地方》 这首诗于 1925 年 3
月被翻译到中国 ， 当时 《学衡 》 杂志

第 39 期开始增加了 “译诗” 栏目， 发

表了华兹华斯 《露西 》 组诗中第二首

的八种译文 ， 标题为 《威至威斯佳人

处偏地诗》， 译者及各自翻译的诗名分

别是贺麟的 《佳人处偏地》、 张荫麟的

《彼 姝 宅 幽 僻 》 、 陈 铨 的 《佳 人 在 空

谷》、 顾谦吉的 《绝代有佳人 幽居在

空谷》、 杨葆昌的 《女郎陋巷中 》、 杨

昌龄的 《兰生幽谷中》、 张敷荣的 《德

佛 江 之 源 》 和 董 承 显 的 《美 人 居 幽

境》， 译文都是采用五言体形式， 都带

有 传 统 的 审 美 眼 光 和 文 化 价 值 取 向 。
在同一期刊物上刊出同一首诗的八种

译文 ， 这在中国翻译史上属于罕见的

现 象 ， 加 上 译 者 又 对 之 作 了 中 国 化

“改写”， 那华兹华斯的这首诗必然会

引起文人学者的广泛关注 ， 使之更容

易 被 中 国 读 者 接 受 。 何 其 芳 创 作 于

1932 年 9 月 19 日的 《花环》 一诗， 便

有这首诗歌的影子。
关于诗歌翻译的论争非常普遍， 同

一首诗的不同译本各具特色 ， 难分高

低。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复译， 都有

助于译作的传播和翻译质量的提升。

记者 ： 中国新诗史上有一个独特

的现象 ： 诗人与译诗人的身份有很大

一部分是重合的 。 然而在常人的理解

中 ， 翻 译 是 将 他 人 的 文 字 进 行 传 递 、
转码 ， 而创作是把自己的文思进行创

造。 怎样评价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翻

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？
熊辉 ： 其实翻译与创作之间有很

多相似之处 ， 尤其是诗歌翻译 。 如果

说诗歌创作是将自己的情思转化为诗

行的话 ， 那翻译则是将别人的情思转

化为诗行 。 虽然翻译要受制于原文的

语言形式 ， 但更重要的是传递出原文

的思想情感 ； 隔着语言的距离 ， 译者

必须用本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和艺术审

美标准去再现原作的内容 。 因此 ， 除

情感的来源不同之外 ， 在如何艺术性

地表现情感方面 ， 诗歌翻译与创作具

有一定的同质性。
正因为二者有很强的共性 ， 因此

诗人译诗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特殊风

景。 一般而言 ， 越是好的诗人 ， 其译

诗就越具有诗性特征 ， 因为他们更能

将原作的情感内容艺术化地表达出来。
胡适 、 郭沫若 、 徐志摩 、 闻一多 、 朱

湘、 梁宗岱、 冯至、 卞之琳、 孙大雨、
戴 望 舒 、 穆 旦 ， 及 至 余 光 中 、 西 川 、
王 家 新 等 等 ， 他 们 既 是 著 名 的 诗 人 ，
也是知名的翻译家 。 由此引发出诗歌

翻译与创作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 ： 一

方面 ， 通过翻译 ， 诗人的创作得以提

升； 另一方面 ， 诗人创作的成熟 ， 可

以促进翻译的成功。
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 ， 诗人常

常借助翻译诗歌来实践自己的创作理

念。 在新文学运动早期 ， 很多先驱者

力图通过翻译诗歌来证明新诗形式自

由化和语言白话化的合理性 ， 为新诗

理论的 “合法性 ” 寻找证据 。 其中胡

适算是先行者 ， 其白话新诗主张就是

依靠翻译 《关不住了 》 一诗得以充分

彰显 ； 之后 ， 闻一多依靠翻译霍斯曼

的诗歌来检验自己的格 律 诗 主 张 。 同

样， 何其芳翻译海涅和维尔特的诗歌

作品也是要为自己的格律诗主张树立

旗帜 ， 其译诗采用了原诗的韵脚和顿

数， 基本实现了他 “整齐的顿数 ” 及

“有 规 律 地 押 韵 ” 的 格 律 诗 主 张 ， 因

此卞之琳在 《何其芳晚年译诗 》 一文

中说， 何其芳 “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

的 格 律 诗 主 张 ”， 这 个 评 价 是 有 据 可

循的。
除了借助翻译来检验创作理念之

外， 文学家们也尝试借助翻译来表达

个人情感 。 在此方面 ， 胡适似乎仍是

先行者 。 胡适很少创作爱情诗 ， 但他

的译诗却有很多是爱情诗 ， 他的创作

与翻译主题呈现出矛盾的关系 。 但细

思却又十分合理 ， 传统礼仪限制了胡

适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， 却无法阻止他

内心的对真情的渴望 ， 因此翻译弥补

并表达了他的情感 。 闻一多也算是这

方面的典型 ， 除借助翻译美国诗人米

蕾的十四行诗创造了 《死水 》 外 ， 其

另一名篇 《忘掉她 》 同样是借翻译抒

怀 。 女儿闻立瑛患病期间随父南下返

乡 ， 闻 一 多 迫 于 生 计 又 赴 上 海 求 职 ，
不得已将女儿留在老家 。 女儿在与病

魔抗争数月后离开人世 ， 闻一多在她

荒草丛生的坟前悲痛地写下了 《忘掉

她》 这首感人至深的作品。 “忘掉她，
像一朵忘掉的花！ /年华那朋友真好， /
他明天就叫你老”， 这是新诗史上脍炙

人口的诗句 ， 其实是对美国诗人蒂斯

代尔 《忘掉它》 （Let It Be Forgotten）
的翻译和改写 。 李金发借助翻译魏尔

伦成就了东方的 “微雨”， 徐志摩借助

翻译尼采成就了温情而又落寞的 “威

尼市”， 冯雪峰借助翻译高尔基成就了

中国的 “海燕 ” 等等 ， 以译代作几乎

成为现代诗人公开的秘密。

一百年前，是“翻译”为新诗打开局面
1917 年 ， 在 《新青年 》 杂志上发

表的八首白话诗， 被视为中国新诗的起
点。 其后， 闻一多、 戴望舒、 徐志摩等
一批杰出诗人迅速涌现， 象征主义、 新
格律诗等流派百花齐放。 崭新的形式与
多元的表达， 让新诗如同那首著名的译
诗 《关不住了》 一样， 从固定的文学版
图中破土而出， 散发蓬勃的生机。 而这
其中， 我们总能看见翻译诗歌 “如影随
形” 的身影。

今天 ， 我们回溯新诗百年的脉络 ，
不妨换一个入口， 看看诗歌翻译， 对于
当年新诗摆脱质疑、 探索出路和不断丰
富壮大，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。

嘉宾： 熊辉
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、
博士生导师

采访： 钱好
本报记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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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印】 泰戈尔
冰心 译

你已经使我永生 ， 这样做是你
的 欢 乐 。 这 脆 薄 的 杯 儿 ， 你 不 断
地 把 它 倒 空 ， 又 不 断 地 以 新 生 命
来充满 。

这小小的苇笛 ， 你携带着它逾
山越谷， 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。

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 ， 我
的小小的心， 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，
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。

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
的手里。 时代过去了， 你还在倾注，
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。

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 ， 我的
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 ， 我仰望
着你的脸， 眼泪涌上我的眶里。

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
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———

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 ， 振
翼飞越海洋。

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 。 我知
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 ， 才能走到你
的面前。

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 ，
触到了你的双脚 ， 那是我从来不敢
想望触到的。

在歌唱中的陶醉， 我忘了自己，
你本是我的主人， 我却称你为朋友。

秋日

【奥】 里尔克
冯至 译

主啊 ！ 是时候了 。 夏日曾经很
盛大。

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，
让秋风刮过田野。

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，
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，
迫使它们成熟，
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。

谁这时没有房屋， 就不必建筑，
谁这时孤独， 就永远孤独，
就醒着， 读着， 写着长信，
在林荫道上来回
不安地游荡， 当着落叶纷飞。

关不住了

【美】 萨拉·蒂斯代尔
胡适 译

我说： “我把我的心收起，
像人家把门关了，
叫爱情生生的饿死，
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。 ”
但是五月的湿风，
时时从那屋顶上吹来；
还有那街心的琴调
一阵阵的飞来。

一屋里都是太阳光，
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，
他说： “我是关不住的，
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！”

记者 ： 今 年 是 新 诗 诞 生 100 年 。
我们知道 ， 在这 100 年里 ， 新诗的发

展 始 终 和 诗 歌 翻 译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。
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， 在新诗被称为白

话诗的最开始 ， 它与诗歌翻译有着怎

样的关系 ？ 当时文学界主要受国外什

么流派、 风格诗歌的影响？
熊辉 ： 早期白话诗与诗歌翻译的

关系极其复杂 。 从创作资源的角度来

讲 ， 五四前后的译诗在诗体形式 、 音

乐性 、 情感和思想等方面 ， 都堪称新

诗的榜样 ， 几乎所有的新诗创作都留

有译诗影响的痕迹。 就构成要素而论，
译 诗 成 为 最 早 践 行 新 诗 观 念 的 作 品 ，
在新诗创作举步维艰的情况下 ， 率先

展示出白话诗的体例 。 比如胡适翻译

的 《老洛伯 》 已非清末旧体 ， 实乃成

熟的白话新诗 ， 也难怪他要以 《关不

住了》 这首译诗来标举新诗的纪元。
早期新诗界对外国诗歌流派和风

格的接受并非井然有序。 我们在一个特

殊的时间节点上， 将西方纵向发展了上

千年的诗歌引入中国， 然后在一个横向

的空间里对之加以吸收， 乱象丛生自是

无可避免。 不过， 在一个 “狂飙突进”
的时代 ， 那些富于变革精神的诗歌更

易于受到国人的青睐 ， 比如浪漫主义

诗人彭斯 、 华兹华斯 、 柯列律治 、 拜

伦 、 雪莱等人的作品 ， 美国新诗派运

动的主将蒂斯代尔 、 洛威尔等人的诗

歌， 构成了五四前后译诗界的主色调。
这在无形中契合了鲁迅 1907 年撰写的

《摩罗诗力说》 之旨要， 即大力推介富

有 “革命” 气质的诗人诗作， 为中国社

会和文学引入“新声”。

记者 ： 在那以后 ， 中国新诗又是

怎样在传统的古体诗和新涌入的国外

诗歌之间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 ？ 其中

译诗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
熊辉 ： 事实上 ， 新诗的写作资源

至 少 包 括 四 个 方 面 ： 中 国 古 典 诗 歌 、
外国诗歌及其翻译体 、 民歌以及自身

逐渐积淀起来的传统 。 正是这四个方

面的合力 ， 共同促成了今天新诗的创

作局面。
古典诗歌对新诗的影响自不待言。

作为中国人 ， 传统诗歌早已成为我们

文化基因的构成要素 ， 不管早期新诗

如何拒绝传统 ， 如何不顾一切地拥抱

西方 ， 却始终不能将之化为云烟 。 比

如小诗潮的兴起 ， 看似受了日本俳句

和泰戈尔短诗的影响 ， 实际上却是人

们对绝句体的回溯 ； 比如上世纪二三

十年代晚唐诗风的盛行 ， 产生了戴望

舒 《雨巷 》 一类唯美的诗篇 ， 多少透

露出人们对古诗风韵的留恋。
但与此同时 ， 没有翻译诗歌 ， 中

国新诗能否取得今天 的 成 就 ， 也 要 打

个问号 。 很多诗人和学者在论述新诗

发生发展的机缘时 ， 纷纷将眼光投向

了域外 ， 比如曹顺庆就说新文学是在

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的靠着汲取外来

营 养 发 育 的 新 品 种 ； 梁 实 秋 甚 至 说

“新诗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 ”， 此话

虽显极端 ， 却并非无理 。 在新诗确立

文体地位的过程中 ， 翻译诗歌真可谓

功不可没 。 首先 ， 它让大多数中国人

有了接触外国诗歌的机会 ， 让新诗创

作资源更为丰富 ； 其次 ， 它让新诗人

的创作有了可凭附的模板 ， 诗体解放

和创新得以实现 。 胡适认为第一首真

正意义上的新诗是其翻译的蒂斯代尔

作品 ， 冰心等人的小诗创作受惠于郑

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篇 ， 散文诗的产

生 与 刘 半 农 翻 译 屠 格 涅 夫 直 接 相 关 ，
闻一多等人的新诗创格离不开英语诗

歌的节奏 。 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流派

与 西 方 诗 歌 之 间 也 能 找 到 对 应 的 关

系 ， 正如刘重德先生在 《文学翻译十

讲 》 中所说 ： “五四运动产生了许多

诗歌流派 ， 比如浪漫主义诗派 （郭沫

若）， 大众化诗派 （刘半农 ）， 小诗派

（谢 冰 心 ）， 湖 畔 诗 派 （冯 雪 峰 ）， 新

古 典 主 义 诗 派 （冯 至 ）， 新 格 律 诗 派

（闻 一 多 ）， 革 命 诗 派 （蒋 光 慈 ）， 象

征 主 义 诗 派 （戴 望 舒 ）。 总 之 ， 这 些

诗派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

外 国 诗 歌 （包 括 东 方 和 西 方 的 诗 歌 ）
的 启 示 和 影 响 。” 浪 漫 主 义 诗 歌 的 兴

起与郭沫若对雪莱诗歌钟情有关 ； 大

众化诗歌的时兴多少与刘半农对爱尔

兰和印度 “拟曲 ” 的翻译分不开 ； 象

征主义诗歌的出现 ， 始于李金发对魏

尔伦的师从 ， 成熟于 《现代 》 和 《新

诗 》 两杂志的作家群对法国象征主义

诗派作品的译介 。 如 此 等 等 ， 当 能 说

明 翻 译 诗 歌 对 百 年 新 诗 发 展 的 积 极

作 用 。
当然 ， 凡事都有两面 ， 翻译诗歌

给中国新诗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

小觑， 语言欧化导致母语诗性的降低，
形式松散导致新诗创格举步维艰 ， 翻

译体在有损原作艺术形象的同时左右

了 中 国 新 诗 在 形 式 上 的 自 由 化 潮 流 ，
这些都业已成为百年新诗发展的顽疾。

在新诗创作举步维艰的情况下， 译诗为中国社会和文学引入 “新声”

诗歌翻译与创作相通， 诗人译诗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特殊风景

荩冯雪峰借翻译高尔基成就了中国的

“海燕” ,李金发借翻译魏尔伦成就了东方

的 “微雨”， 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

重要的作用。 图为美术作品 《海燕浪花共

舞曲》。

▲1924 年泰戈尔访华,由林徽因和徐志摩作陪， 三人留下了这张合影。

▲ 《新青年》 杂志 （左图） 是中国新诗发端的阵地。 冰心的小诗

派创作与她翻译泰戈尔的诗作分不开， 右图为冰心翻译的泰戈尔诗集

《吉檀迦利》。
茛闻一多常常将诗歌翻译融入自己的创作中， 著名的 《忘掉她》

就有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借鉴。 图为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为父亲创作的

油画 《红烛颂》。


